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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心灵的“空房子”与“俄狄浦斯情结”之再现
—《儿子与情人》与《金锁记》中母子关系解析 3

姚璐璐

(重庆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50)

[摘要 ]弗洛伊德曾指出‘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类普遍的心理情结 ,就男孩来说 ,因“阉割焦
虑”而克服“殺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是正常成长的关键 ,这无疑与母亲在母子关系构建
中的作用密切相关。对小说《儿子与情人》与《金锁记》迥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深受父权制压
抑下的两位母亲心灵的“空房子”状态及成因进行透视 ,继而剖析母亲此种情感状态及在母子
关系中的主动性是儿子“俄狄浦斯情结”严重化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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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与情人》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力作 ,而
《金锁记》堪称张爱玲最完美的作品之一 ,它们是
迥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相似的“俄狄浦斯情结”的
清晰再现———这极好地印证了弗洛伊德所称的
“‘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类普遍的心理情结”,尽管
劳伦斯曾公开申明“我不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 ,

从来就不是的”[ 1 ]。在复杂的母子关系构建以及
儿子漫长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情感状态无疑会对
儿子产生很大影响。

一、母亲心灵之“空房子”
1.母亲年轻时“爱而不得 ”的情伤与无爱的

婚姻
张爱玲曾说 :“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 ,念的
是男人 ,怨的是男人 ,永远永远。”[ 2 ]。两部小说中
的母亲年轻时都曾遭受“爱而不得”的情伤。莫雷
尔太太十九岁时与约翰·费尔特交往过 ,短暂分开
后他娶了一位富孀。此后她把对他的怀念藏在心
里 ,终身保存着他的《圣经》、至死也未提起过他。
姜家二太太曹七巧多年来倾心于三爷姜季泽。在
丈夫去世、分家自立门户后季泽前来对她作深情告
白 ,当她弄清他不过是想哄她的钱而并无真心 ,面
对爱的幻灭 ,她难忍心中强烈悲愤、撒起泼来 ,季泽
竞自扬长而去。恍惚间她“倏地调转身来上楼
⋯⋯性急慌忙 ,跌跌绊绊”,为着赶紧“要在楼上的
窗户里再看他一眼”,“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
单只这一点 ,就使他值得留恋”。两位母亲对爱切

切而绵长的缅怀映出她们丰富、细腻、感伤而无奈

的情感世界 ,她们半辈子对爱的执著注定她们的情
感是不甘于现实的沉寂的 ,相反 ,此类女性总会执

著寻求情爱之出路。
而在强大的父权制下 ,女性是没有婚姻的主动
选择权的 ,其命运是被选择与漫漫等待。两部小说

中的母亲都未能拥有幸福的婚姻 ,这也无疑给原本
苦难的女人的一生抹上更具悲剧性的色彩。究其

缘由 ,可从两个层面来看。宏观来讲 ,强大的父权

制下的女人是商品 ,“这使她成了物质的看护着 ,

其价值由工人、商人、消费者等‘主体’根据他们的

工作和需要、欲望的标准而决定。”[ 3 ]。《金锁记》

中出生麻油店家庭的七巧嫁给大户人家姜家患有

软骨病的二少爷 ,即是以其青春健康、可为姜家生

儿育女为价的 ,对她来讲 ,“婚姻是个骗局 ,等同于

被父兄充当买卖的媒介”[ 4 ]。傅雷曾一针见血指

出七巧是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 ,没落的宗法社会

里微不足道的渣滓———在姜家她毫无地位可言 ,她

怨恨“我娘家当初千不该万不该跟姜家结了亲 ,坑

了我一世”[ 5 ]。而《儿子与情人》中中产阶级出身

的格特鲁德下嫁给矿工莫雷尔 ,发现他曾说过“攒

下好多钱”,实际上穷得连家具的账单都未还清、

更没有自己的房子 ;她父亲为她办喜事花了一大笔

钱 ,而到他父母家吃喝一顿多花的六英镑竟然也要

算到他的头上 ;最后婆婆还讥讽她“你真好福气 ,

嫁了个丈夫把为钱操心的事都包下来了”,于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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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高傲、正直的心灵里有些感情已经结成坚冰
了”。然而婚后她却也无力改变烙在她身上“矿工
妻子”的标记 ,只能继续着生儿育女、忙碌、贫穷、
毫无幸福可言的婚姻生活。
从微观讲 ,两位女性与丈夫之间的悬殊差
距———身体上抑或精神上的 ,也注定了她们无爱婚
姻的结局 :七巧年轻时“高高挽起了大鑲大滚的蓝
夏布衫袖 ,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 ”;长年卧病在床
的丈夫的肉“是软的、重的 ,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
麻 ,摸上去那种感觉”。长期衣不解带服侍丈夫后
身心产生的极度厌恶与痛苦使得七巧的哭声扭曲
得“简直像在翻肠搅胃地呕吐”,哪里还谈得上爱
上那样的病体了。而矿工莫雷尔刚见中产阶级出
身的格特鲁德时“魂就酥了”。但婚后他听不懂太
太说的心里话 ,这使她感到无尽的寂寞 ;后来夫妻
之间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而难以逾越
的两个阶层差异导致“他们的关系日益疏远 ,最后
她不再为他的爱烦恼了 ,他对她已经是个外人。这
一来日子反而好过一些”。

2.母亲心灵的“空房子”
“女人是在做母亲时实现她的生理命运的 ;这
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体机体结构 ,都是
为了适应物种繁衍”[ 6 ]

,七巧与格特鲁德都顺应了
这样的为人妻、为人母的命运。而“女性承担的母
性角色决定女性的首要位置在家庭范畴 ,这为家庭
与公众领域的结构划分奠定了基础”[ 7 ] ,家庭成为
她们主要的活动场所 ,而由于与嫁入的家庭不相般
配的地位与身份 ,两位母亲却难于融入进去 ,处境
极为尴尬 :在姜家上至老太太下至丫鬟 ,对麻油店
出身的七巧都颇为不屑。而七巧也明白“这屋子
里的人都瞧不起她 ,因此和新来的人分外亲热
些”。格特鲁德下嫁给矿工莫雷尔后 ,“莫雷尔的
母亲与姐妹就常爱取笑她那种小姐气派 ”,而她
“跟左邻右舍的那些女人都没什么来往”。她们缺
少亲情也没有友情。
在狭窄的家庭与家族范畴 ,两位母亲在极度的
孤寂中甚至难于在无爱婚姻之外找到爱与欲的出
路 :在家中 ,七巧所倾心的小叔子姜季泽因考虑到
七巧脾气躁、人缘差而存心让她“近不得身”,选择
了在外面玩女人。而固执的七巧却不解“我有什
么地方不好⋯⋯沾都沾不得 ?”“多少回了 ,为了要
按捺她自己 ,她拼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
了”,她“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像两只铜钉把她釘
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 ,鲜艳而凄
怆”———而如铜钉将她牢牢钉住、让她动弹不得、
难以抗争的实则是强大的父权制的宗法 ,玻璃匣子
犹如姜家那般的大家庭 ,从外面看去精致、华美 ,而

里面是狭小而窒息的空间 ,纵使她有美丽的翅膀 ,

却只能成为残疾丈夫的陪衬标本、失去自由飞翔的
快乐。孤寂中 ,莫雷尔太太也不过是在牧师偶尔要
与她喝下午茶时“趁早铺上桌布、拿出她最好的细
绿边杯子 ,心里希望莫雷尔别太早回来 ”,而牧师
则跟她讨论他下一次的讲道而已。莫雷尔太太婚
前“秉性灵慧”、“目光敏锐”、“坦率得可爱”,“喜

欢探讨各种思想见地”等品性中的闪光点在婚后
“天天跟贫穷、丑恶和粗俗打交道的日子”中消磨

殆尽 ,“制度化的母性束缚并贬低了女性的潜
能”[ 8 ] ,“展望未来 ,一想到她这一辈子的前途 ,她

就觉得自己像是给人活埋了”。
无论是七巧酷似蝴蝶标本的凄怆之美还是莫
雷尔太太被活埋似的绝望感觉 ,折射出的都是强大
父权制对女人爱与欲的深深压抑和她们“终身无
爱”的苍凉。尽管伊里加蕾认为“女性的性征是多

重的”[ 9 ]
,弗洛伊德亦认为“女人的性心理需要应

该是在其婚姻生活中得到满足的”[ 10 ]
,但他也指出

“其家庭生活由于其婚姻关系的过早结束以及其
情感生活的平淡无奇而威胁到上述需要的满

足”[ 10 ]。实际上 ,女性性欲的满足成为父权社会无

人关心的一个黑暗角落。在强大的父权制下 ,“母

性经历和性经历都被设计用来为男性利益服
务”[ 11 ] ,于是让女人能够享受到女人的快感还要经

历一段漫长的迂回道路。无疑 ,由于身体、精神上
与丈夫的巨大差异 ,两位母亲的性心理需要在婚姻

和在家庭生活中都无法得到满足 ,甚至在婚姻之外
也寻不到出路。
她们自身的局限亦使她们深陷无爱婚姻中无
力自拔。她们对自己的丈夫“看不起他 ,可又离不
开他”,凄惶不安中企图“把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

上”[ 12 ]
,她终归“是附属的人 ,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

次要者”[ 13 ]。经济上不能独立、犹如“没脚蟹”的

母亲无法成功出走 ,在强大的父权制下亦难于为其
压抑的爱与欲寻到美好的出路。她们的心灵犹如
空房子 ,没有爱情 ,也缺乏亲情与友情 ,深深压抑在
“空房子”底下的则是她们执著的爱与欲 ,如暗流
涌动 ,其蔓生出的无尽孤寂如同爬壁虎 ,无声息蔓
延、滋生 ,爬满空荡荡的屋子 ,苦苦寻找出的路。

二、“俄狄浦斯情结”之再现
在《性学三论》中弗洛伊德指出 ,随着幼儿的
成长 ,幼儿的性欲对象也相应由自身、自身的映像

转移到异性的父母亲身上 ,形成了“恋母情结”(伊
莱克辍情结 )或恋父情结 (俄狄浦斯情结 )。就男

孩来说 ,因“阉割焦虑”而克服“俄狄浦斯情结”是
正常成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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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男孩成长过程中 ,为什么有的可以因
“阉割焦虑”而克服“俄狄浦斯情结”建立起正常的
性别身份、进入成年人的生殖器期而有的却不能 ,

甚至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呢 ? 在《梦的解析》中弗氏
指出在双亲方面 ,也很早就产生同样的‘性 ’选
择———即父亲溺爱女儿 ,而母亲袒护男儿 ,小孩子
们也注意到这种偏袒 ,而也能对欺负他的一方加以
反对。小孩作如此的选择 ,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的
‘性本能’,同时也由来自双亲的刺激加强此种倾
向。那么在复杂的母子关系的建构中 ,处于什么样
的情感状态的母亲会进一步加强儿子的此种倾向、
加重其“俄狄浦斯情结”呢 ?

这需要先探讨母亲在复杂的母子关系的构建
中所起的作用。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对大
量的“习俗性禁忌 ( customary p rohibitions)”进行研
究 ,颇具代表性的是美拉尼西亚的禁忌 :当男孩达
到一定的年龄 ,他必须离家住到“公屋”里 ,儿子与
母亲之间的矜持随着儿子的长大而增加 ,而且对于
母亲的要求尤胜其子 :母亲只能将食物放在地上让
儿子来取 ;与儿子说话时 ,要使用更为疏远的第二
人称复数形式。这类习俗禁忌充分说明母亲在母
子关系构建中占据的主动地位 ,通过严格限制母
亲 ,尤其是限制其行动和语言 ,从而严格限制母子
关系。母亲的主动性再次从神话故事《黑暗掩盖
的羞耻》[ 14 ]中得以印证 :由于母亲爱上了自己儿子
科林斯王皮利安德罗斯 ( BC625 - 585) ,她不堪忍
受相思之苦 ,于是设法说服儿子答应在黑暗 ( 夜
晚 ) 中与一位爱慕他的女性相厮守 ,条件是既不可
以点灯 ,也不可以强求她说话 ,因为她很害羞。得
到儿子的保证后 ,母亲天天晚上乘着黑夜到儿子的
寝宫 , 天亮就离去。但时间久了 ,儿子难以满足现
状。一次他事前安排好奴隶半夜点灯 ,结果发现躺
在他身边的竟然是他的母亲。此后儿子颓废 ,暴政
开始。而母亲选择了死路。这一故事凸显母亲的
有意识与儿子的无意识两种状态的对比 :母亲掌控
着母子关系中的主动权 ,尤其在行动与语言方面 ,

却置儿子于黑暗之中———黑暗指的是儿子一方面
对自己的性本能———“俄狄浦斯情结”处于无意识
状态 ,属于潜意识范畴 ;另一方面对母亲的有意诱
导行为也处于朦胧无知状态。
这在小说《儿子与情人》与《金锁记》中同样得
以体现 :尽管身材瘦小 ,两位母亲却都生性好强 ,她
们清楚自己的情感状态与自己的主动诱导行为 :她
们的心灵长期处于“空房子状态”,深深压抑在“空
房子”底下的是她们执著的爱与欲。在其难于融
入的狭小生活范围 ,儿子成为比她们弱小的、且能
给予她们安全感的唯一男性 ,于是“女性对生活的

不满足促使她通过儿子寻求补偿”[ 15 ]
,儿子成为母

亲压抑情感的唯一出口。压抑的情感一旦寻到出
路 ,无疑将变得更为强烈与炙热 ,却也会因此产生
扭曲与变形———母亲主动给予儿子的正是炙热、执
著、沉重而扭曲的双重之爱———即母亲对儿子的爱
和母亲本应给予父亲的爱 ,这成为儿子生命中不能
承受之重。在母亲通过儿子寻求补偿这一过程中 ,

她们主动而扭曲的爱表现为对儿子情感的全面掌
控与占有 :即在儿子年幼时“统治”儿子和儿子长
大后仍独占儿子情感 ,以此填补自己空荡荡的心
灵、获得情感满足。而儿子自出生便被动承受这种
母亲主动给予的“他躲都躲不掉”的扭曲之爱 ,亦
不知觉地将母亲当作自己的主心骨 ,致使其“俄狄
浦斯情结”日趋严重。“处于黑暗之中不能点灯”
且被母亲剥夺了这方面话语权的儿子自然苦闷
不堪。

1.母亲对年幼儿子的“统治”加深其“俄狄浦
斯情结”
对母亲来讲 ,“通过孩子 ,她得到了男人想从
女人身上得到的东西 :他者。他集自然和理智于一
身 ,他是猎物又是替身”[ 16 ]

,她“在婴儿身上得到一
种肉体的富足感 :不是屈从而是统治”[ 16 ] ,母亲“驾
驭”着幼小的儿子 ,掌控着他们的生活、喜好乃至
前途。在此阶段 ,她是“主体 ”,而年幼的儿子是
“客体”,是他者 ,依附于母亲。两位母亲正是通过
全面“统治 ”年幼的儿子、释放自己心灵的“空房
子”压抑下沉重而扭曲的双重之爱以获取情感补
偿的 ,这使年幼儿子原本普通的“俄狄浦斯情结”
加深了。
在《儿子与情人》中 ,威廉生下来正是莫雷尔
太太幻想破灭之时 ,“她的心不放在做父亲的身
上 ,而放到孩子身上去了”,她腔热情地爱着他 ;而
看到小保罗“特别忧郁 ,仿佛他正努力领会痛苦的
滋味”的样子 ,母亲就想“全心全意去补偿”。“满
腔热情”、“全心全意”正是母亲炙热、执著、沉重而
扭曲的双重之爱的主动表现 ,她驾驭着儿子们 :小
到打扮、爱好 ,大到找工作———她热切期望儿子改
变命运、不再成为矿工。而儿子们被置于母亲这种
扭曲之爱的全面掌控之下 ,不自觉地产生严重的
“俄狄浦斯情结”,十分依恋母亲 :在集市母亲先行
离去 ,小威廉就再也提不起兴致 ;而保罗自小更是
有明显的“殺父娶母”的情结 :小保罗“喜欢跟母亲
睡”,在他眼里母亲完美无缺 ,他常祈祷 :“让我爸
快死吧。”当父亲受伤住院 ,小保罗很高兴“现在我
就是家里的男人了。”长大后 ,儿子们努力找到体
面的工作、实现母亲的期望。《金锁记 》中残疾的
二少爷作为丈夫与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 ,七巧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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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起家庭重担 ,她掌控着自己的儿子 :她溺爱、纵容
长白而不重视其教育 :“今年这孩子就吃亏在他爸
爸他奶奶接连着出了事 ,他若还有心念书 ,他也不
是人养的 !”姜家分家时 ,七巧眼见自己要吃亏 ,于
是叫人去找长白 ,借长白哭诉自己孤儿寡母的苦
楚———她对长白的掌控由此可见一斑。而她“捶
着胸脯号啕大哭”、争取以其青春和幸福为价应得
的家产 ,最终也是为长白未来着想 :“横竖钱都是
他的”。置身于七巧扭曲的双重情感掌控下的儿
子对其依赖与日俱增 ,而自身愈发懦弱无能 :他宁
愿打打小牌、跑跑票房、吊吊嗓子 ,也不肯去投考洋
学堂。长白的“俄狄浦斯情结 ”逐步加深。实际
上 ,自私、狭隘、性情尖利的七巧需要的仅仅是儿子
的存在与相守 ,因为他的存在即是她身份的象征 ,

亦是其“终生无爱”的扭曲情感的寄托。
2.母亲对成年儿子情感的独占进一步加深其

“俄狄浦斯情结”
然而随着儿子长大 ,“母子关系变得越来越复
杂 :孩子是替身 ,是第二自我 ( alter ego)。有时母
亲很想把自己完全投射到他身上 ,但他却是一个独
立的主体 ,因而难以驾驭”[ 17 ]。于是母亲扭曲的双
重之爱由以前主动地侵入、霸道地全面盘踞在幼小
儿子的心灵深处变成后来艰辛的“守”与“留”———
其折射出的是内心处于“空房子”状态的母亲面对
逐渐成长为独立主体的儿子要脱离自己而难掩心
中的悲伤、失落、无奈、却因不甘而作的艰难挣扎 ,

她们仍竭力维持其统治与主体地位 ,期望独占他的
情感像他幼时那样 ,以此填补自己心灵的空房子、
获取情感的补偿。她们这种扭曲的独占心态使她
们难以容忍儿子身边有其他女性存在。而儿子在
母亲主动而扭曲的双重之爱的长期侵蚀下 ,对其依
恋加深 ,仍把她当作主心骨 ,难以真正成长为独立
主体。母子关系于是变得微妙而复杂。从肢体动
作和语言上的亲昵以及精神上的依恋来看 ,他们都
超乎了正常的母子关系 ,儿子的“俄狄浦斯情结”
更为严重。
《儿子与情人》中莫雷尔太太为威廉即将离家
到伦敦工作、“几乎要完全脱离她”而绝望得万念
俱灰———她难于维持自己的主体地位了。对前来
找威廉的姑娘 ,温和的她竟粗暴地将其撵走。她亦
希望威廉“永远也积不起钱来结婚”,这样反而“救
了他”。实际上 ,在威廉心中 ,那些姑娘不过像摘
下的花朵 ,很快就凋谢了———他日趋严重的“俄狄
浦斯情结”由此可见一斑。当威廉死去 ,母亲痛不
欲生 ,期望“死的是我就好了”。此后母亲情感重
心转向保罗 ,“牢牢守着保罗”,拼命留住他 ,却进
一步加重了他的“俄狄浦斯情结”。表面上母亲为

保罗和米丽安的恋情而烦恼 ,保罗不解 ,母亲却以
“我不知道”剥夺了他在这方面的话语权、置他于
黑暗之中。实际上母亲是清楚自己的用心的 ,其扭
曲的爱却是无法袒露的 ,只能存在于黑暗之中 :她
对保罗哭述 :“我受不了。我可以让其他的女
人———可不能让她 (米丽安 )。她没给我留下余
地 ,一点点余地也没留 ⋯⋯我从来没有一个丈
夫———没有真正的 ⋯⋯”而身处黑暗之中的保罗
不尽明白此话 ,但他痛苦地屈服了 :“好吧 ,我不爱
她 ,妈妈。”于是获得情感补偿的母亲给了他一个
火热的长吻 ,她的声音“充满了热爱”———母亲对
儿子主动、执著、炙热、沉重而扭曲的双重之爱在此
表露无遗。受母亲的主动诱导 ,“不知不觉中 ,他
(保罗 )竟轻轻摸起她 (母亲 )的脸来了”。保罗对
母亲也使用情人的昵称 ,如“亲亲”,“小鸽子”,他
们在行为与语言方面的亲昵已超过正常母子关系
了。但母亲亦明白“他 (保罗 )正当青春 ⋯⋯还迫
切需要一些别的”,于是她希望他找的女子“能够
只占有他新萌发的生命力 ,而把老根子留给她 ”。
而克莱拉正好填补这一空缺 ,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情
欲 ,“她并没有完全赢得他”,他总是心在别处。保
罗告诉克莱拉在他有钱时“跟我妈住到伦敦近郊
一座漂亮别墅里去”,而对他与克莱拉的未来 ,他
愁苦地说 :“别问我将来的事。”“他母亲有如他的
命根子、主心骨 ,他躲都躲不掉”,如此的依附使他
难于成长为真正独立的主体 ,其“俄狄浦斯情结”
日趋严重 ,处于黑暗之中的他苦闷不堪。
《金锁记》中七巧企图独占成年儿子情感、拼
命留住儿子的心思也十分明了 :“这些年来她的生
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 ,只有他 ,她不怕他想她的
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 ,因为他是她的儿
子 ,他这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 ,就连这半个
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尖利、好强的个
性使七巧绝不善罢甘休 :尽管是她一手操办的婚
事 ,对夺走儿子的媳妇的怨恨使她苍老的声音“扁
扁的依旧四面刮得人疼痛 ,像剃刀片”:“但愿咱们
白哥儿这条命别送在她手里。”为留住成了亲的儿
子 ,七巧利用尽孝道之名主动诱导儿子 :“七巧把
一只脚搁在他 (长白 )肩膀上 ,不住的轻轻踢着他
的脖子 ,低声到 :‘⋯⋯打几时起变得这么不孝
了 ?’⋯⋯七巧斜着眼看定了他 ,笑道 :‘你若还是
我从前的白哥儿 ,你今儿替我烧一夜的烟 !’”然后
有意引长白说媳妇的不好 ,“足足说了一夜”。之
后又接连着教长白为她烧了两晚上的烟 ,继续从儿
子口中探听媳妇的秘密 ,尔后又对外大肆渲染一
番、对媳妇竭尽挖苦之能事。由此主动用亲昵的肢
体动作、用眼神、用语言诱导儿子、维持自己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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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留住儿子、内心满怀扭曲的双重之爱的一位
母亲形象凸显出来。个子瘦小白皙 ,“背有点驼 ,

带着金丝眼镜 ⋯⋯时常茫然地微笑着 ,张着嘴
⋯⋯”则生动刻画出在母亲扭曲的双重之爱长期、
全面掌控下的毫无主见、懦弱无能的成年长白的形
象。他唯母亲之言是命 ,非常依赖母亲 ,这也决定
了他无力成长为独立的主体。新婚燕尔 ,撇下媳妇
去陪母亲烧了三个通宵的烟、大谈媳妇的秘密 ,再
次见证他的无主见及其严重的“俄狄浦斯情结”。
此后 ,七巧又给长白娶妾 ,甚至“变着方儿哄他吃
烟”,以千方百计留住儿子。在七巧的主动诱导
下 ,处于黑暗之中的长白的“俄狄浦斯情结”愈发
严重 ,于是“只在家守着母亲与新姨太太”。
在家庭中两位父亲由于社会地位低下或身体
残疾 ,使母亲处于愈发强势的地位而自身更加弱
势 ,这最终造成长期被母亲当成命根子、自己亦将
母亲当做主心骨的儿子们不能正常形成“阉割恐
惧”,无法克服日益严重的“俄狄浦斯情结”,从而
无法顺利建立起正常的性别身份进入成年人的生
殖器期 ,也不可能有正常的婚恋与家庭的生活。
正如长白媳妇芝寿愤怒的心声 :“这是个疯狂
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 ,婆婆也不像个婆婆 ”。
扭曲的情感导致疯狂的结局 :七巧最终将儿子的两
房媳妇都折磨致死 ,长白彻底放弃 ,“不敢再娶 ,只
在妓院走走”。保罗与米丽安和克莱拉的恋情都
无法继续 ,他朦胧意识到只要母亲在世一天 ,他就
一天不会遇到适宜做妻子的女人。这再次证实在
强大的父权制深深压抑之下的对爱执著而生性好
强的母亲 ,其心灵的空房子状态及其在母子关系中
的主动地位是造成儿子“俄狄浦斯情结”进一步严
重化的决定性因素。这类母亲无论有多少位儿子 ,

都会使儿子具有严重的“俄狄浦斯情结”,而她情
感重心所系的儿子 ,其“俄狄浦斯情结”必将日趋
严重化。世界于是在“男人毁了女人 ,女人又毁了
儿子们 ,而儿子们被母亲所软化 ,重又毁了自己的
女人”的怪圈中轮回 [ 18 ]。然而保罗不愿就此罢休 ,

“他加快步伐 ,朝着隐约中热气腾腾、生气勃勃的
城市走去”———或许他能挣扎着冲出“俄狄浦斯情
结”的深深泥潭、摆脱母亲逝去后的无尽空虚 ,开
启自己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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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pty House Sta te of M others’Soul and recurrence of“O ed ipus Com plex”
YAO Lu2lu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0, China)

Abstract: Freud once indicated“Oedipus Comp lex”is a common p sychological comp lex of human beings. The key to the nor2
mal growth of boys lies in the fact they get rid of "Oedipus Comp lex" because of Castration Anxiety. Definitely this has a very

close tie with the role of mothers in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mothers and sons. This paper first makes a deep analysis of

the sim ilar mentalities of two mothers and the causes under the deep rep ression from patriarchy in the two novels Sons and Lovers

and Tale of Golden Lock. On basis of this, this paper dissects that Emp ty House State ofMothers’Soul and mothers’initiative is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son’s serious“Oedipus Comp lex”.

Keywords:Oedipus Comp lex; Castration Anxiety; Patriarchy; Emp ty House State ofMothers’Soul; Mothers’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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